
雨 天
魏鸣放

    下雨了。
外面，是无边的雨。
屋里的天地，很小。
外面的雨幕，很大。
外面，似有一种白的

苍茫，正在旋转。
风中，有一种绿色的

混沌，也在旋转。
你在以自己的小，旋

转世界之大。

刍议文明用餐
周德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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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振飞的口福之欢
冯寿侃

    一般而言，上了
年纪的人吃东西都比
较注重健康，食物清
淡且尽量低脂少糖，
然而有些人就是喜欢

我行我素。京昆大师俞振飞就是其中的一位。
大概 30年前，有缘与俞振飞同桌餐食，席间有一

道肉粽，当时一桌人中就俞老提出要一碟白糖，言肉粽
要蘸糖吃。我问俞老，咸的肉粽为何还要蘸糖吃，不是
味道相冲了吗？俞振飞回答的吃食经蛮有趣的，“味道
不会相冲，只会更加好吃，咸的肉粽蘸糖是我们苏州人
的绝佳搭配，肉粽里带皮的肉最好肥一点，那么糯米的
软、猪肉的香、酱油的色，佐以白糖，一口入嘴，咸甜软
糯，妙不可言，堪称世间美味，只是饭店里只有白砂糖，
若是绵白糖则口感更佳。”
此时的俞振飞已是 90岁的老人了。他是苏州人，

吃带有甜味的食物已经无关营养健康，说明他对家乡
的那份美味，已经有着深入骨髓的爱，深深地眷恋。

七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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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有条短马路———昼锦里，短得来像弄堂，却是
马路———南京路往南，到福州路一段，几百米，就是现
在的山西南路。

以南京路为界，北面盆汤弄，南面昼锦里，北面淴
浴，南面豁胖，选用上海话发声，可以读出淴浴、豁胖的
韵律。什么叫豁胖：显摆！昼锦两字，就是明目张胆滴教
侬豁胖。
昼锦一词，典出正史。项羽带兵到了秦都咸阳，谋

士劝他据此称帝。霸王是江苏宿迁人，“思欲东归，曰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
者。’”“谁知之者”点出魂灵头：就想豁
胖！以为“衣锦夜行”如宁波人俗谚：“暗
弄堂里塞火腿”。曹操犒赏名臣张既，让
他回西北老家当雍州刺史。东汉末年的
刺史，已从汉武帝设置的本意———纪监，
此时成为州牧———上马管兵、下马管民。
临行前，曹操调侃道：“还君本州，可谓衣
绣昼行矣。”昼锦里就是从此折页中滑出
来的。好比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出租车
老司机衣锦还乡：花衬衫、大领头、盲公

镜，弄堂口戴着红袖箍的老阿姨坐着拣小菜，抬头见
了，忙不迭站起身仰头喊：“阿毛哎，倷香港娘舅来哉！”
一口苏白，这叫放喇叭，全弄堂人探头张望，没有不被
惊扰的，差点吓出脑震荡，这就是锦衣昼行。
短短的昼锦里，串起最繁华的四条马路：大马路南

京路最闹猛；二马路（九江路）蝇集空手套白狼的交易
所；三马路（汉口路）与山东中路交叉口就是闻名中外
的报刊街，《申报》《新闻报》《时报》均在这一带，而且买
地造楼，身在黄金地段，却概不出租，不差钱呗。到了四
马路（福州路），周边都是金粉世界。近福州路的浙江路
一带是女鞋市场，小花园女鞋是经久不衰的名牌，就像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达芙妮女鞋广告一样诱惑：“一不小
心，坠入爱河”。
盆汤弄隔壁的是香粉弄（南京路北，福建路与浙江

路之间），女人奢侈品专卖。昼锦里本身就是女人街，以
化妆品为主，慈禧太后最喜欢的鹅蛋粉，出自苏州帮的
老妙香室粉局，该字号就坐落于此。相
邻的还有杭州的老字号孔凤春以及戏
院、旅馆、老中医，还有中餐老半斋、西
餐一品香，往四马路西端慢慢聚拢。男
人到此，摸口袋、掏钞票、等着宰，选用
大杨浦模子的口头禅：“谈啥？只要开
心！”到了昼锦里，好比开车进了单向道：豁胖是唯一选
项，这就叫腔调。晓得老早女人口头禅吗？“男人要舍得
掼钞票！”坏男人咬牙励志：“做模子要吃得起痛！”一跺
脚：额骨头塞进痰盂罐———触霉头！

在上海，不仅男人豁胖，女人也豁胖，多少“花国总
统”为了出风头，不惜举债，年底还不了，寻个老板买
单，还清债务，然后金蝉脱壳，重操旧业，年老色衰，落
魄潦倒，最著名的“林黛玉”、陆金宝就是其中一位，大
红大紫掼派头，结果死于亭子间，无人收尸。
《大公报》的名记徐铸成到上海，以经济新闻见长

的《新闻报》当家人汪汉溪带他逛马路，故意不断地在
路边小店买东西，因为柜台上都摊着一份《新闻报》，让
他看看影响力，这叫软硬筋。从衣锦夜行，变衣绣昼行，
这就叫豁胖！
从前的上海人好面子，“不怕屋里天火烧，就怕路

上摔一跤”———屋子是房
东滴，一家一当都穿在身
上。镯头摔断了，从此一身
债，因为是表姐妹那里借
来豁胖额。

想起严顺开
李定国

    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严顺
开去世已有两年多了，又到清明，
不由得让我又想起他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受商

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国的戏曲、
曲艺一时陷入低谷，许多从业者
对前景感到迷茫。当时，滑稽戏演
员胡晴云主演一部上滑新戏，请
我观看首演，并约定采访。那天，
当我来到云峰剧场时，联排刚结
束，剧组正在开会。导演严顺开在
发表一通措辞严厉的批评。我至
今还清晰地记得他一些语重心长
的话语：“演员的天职，就是演好
戏，戏比天大。眼下许多剧团已好
久不排新戏了，我们滑稽演员有
戏演，应感到幸福，要十分珍惜。
演员想出名，能在电视中多露脸。
唱唱堂会、赚些外快，本无可厚
非，但关键是，演员要有敬业精神
和职业道德，要做好本职工作。古
今中外的艺术大家，他们的本领
都是在舞台和实践中磨炼出来

的，演员的根在舞台⋯⋯”
事后，我从胡晴云处得知，那

天的联排，有的演员请假，有的演
员迟到，不齐整的阵容在舞台表
演时又拖拖沓沓，离导演的要求
相去甚远。一向对艺术一丝不苟
的严顺开，此刻再也忍不住内心
的气恼开涮了。严
顺开导戏，很较真，
会不厌其烦地给演
员讲戏，达不到他
的表演要求，有时还
反复讲解示范。每次导新戏，他都
是最早到、最后离开，兢兢业业。
我年轻时学习单簧管，曾带

教过一位年长我七岁的学生：严
康开。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恰
遇他胞兄严顺开一人在家排无实
物小品，那逼真、认真劲儿，让人
忍俊不禁。严顺开虽看似其貌不
扬，耷拉着眉毛、眯缝的小眼，一
脸苦样，但却给人感觉苦中有乐。
以后我们相熟了，我才理解，他一

生是在追求喜剧的最高境界：泪
中带笑、笑中有泪。
当年黄佐临曾预言：将来有

一个鲁迅笔下的角色阿 Q，非严
顺开莫属。1980年，上影要把鲁
迅名著《阿 Q正传》搬上银幕。原
定黄佐临导演，赵丹主演。就在影

片开拍前，赵丹不
幸病逝。于是，剧本
和拍摄计划又要另
起炉灶。已退出导
演的黄佐临极力

向继任导演岑范推荐当时还名
不见经传的严顺开饰演阿 Q，并找
严顺开深谈了一次，为他分析阿 Q

这个人物的不幸和不争，希望功
夫能下在“哀”字上，把这个悲剧
人物演出喜剧色彩和效果。
后来，严顺开主演的上影《阿

Q正传》首次入围世界顶级的戛
纳电影节而声誉鹊起，严顺开俨
然已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凭
借在影片《阿 Q 正传》中的出色

表演，严顺开荣
获当年的电影百
花奖最佳男主
角；不久，又获瑞
士国际喜剧电影
节的金拐杖奖。至此，他的表演生
涯达到了高峰。

我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文
章，写的就是严顺开参赛戛纳电
影节。那时，我连续几个晚上在他
家与他秉烛长谈，由此也了解了
他拍片的过往和从艺经历。

1985年的建军节，我策划了
一台军民联欢晚会，邀请了上海
武警文工团和一些著名的电影、
歌唱演员参演。事前，我专程去严
顺开家请他来演小品。那时的演
出没有任何报酬，他却一口答应。
演出那天，强台风影响上海，狂风
暴雨，但严顺开还是骑着那辆破
旧的自行车，顶风冒雨，蹚着大
水，准时来到演出现场，表现出了
一位艺术家的职业道德。

白面锅魁
苑丛梅

    据传，锅魁是用铁头盔作锅，炕调
和好的面粉制成，是当年三国孔明所
创，最初是一种行军用的干粮。

旧时，姨妈到成都求学，周日逛春
熙路，吃凉粉夹锅魁，看场电影，是她
早年生活中惬意的回忆。结婚生子后，
经济大不如以前，但并不影响姨父母对
生活品质的讲究。姨妈回
忆说，每个周日，他们带
着四个儿女去杜甫草堂
喝茶，中午一人发一个
自制的白面锅魁夹大头
菜作午餐。大头菜是四川一种特色腌
菜，加调料凉拌后，用白面锅魁夹食，
味道咸香甘美，既是小吃，又可充当主
食。这在困难时期可算上等美食啦！

近代成都锅魁已是有一二十个品
种的“花样年华”了。20世纪 50年代
成都锅魁铺能见到这样一些品名：椒
盐锅魁、白面锅魁、千层锅魁、芝麻锅
魁、红糖锅魁、合糖锅魁、白糖锅魁、子
面锅魁、混糖锅魁、方酥锅魁等。现今
成都最有名的锅魁当推军屯锅魁，内
夹猪肉、香料，油煎而成。北京亚运会
期间国内外食客排长队争相购买，因
制作难以满足，让不少人来不及一饱

口福，一时传为
佳话，名闻长城

内外、大江南北
和世界各地。如
今，人们饮食讲究清淡营养均衡，清淡朴
素的白面锅魁又重受成都人青睐。

四月的成都，草长莺飞，我和父亲决
定周末去成都郊外龙泉山看桃花。周五
我打电话吩咐父亲煮一节广味香肠，切

好莴笋丝和胡萝卜丝，加
盐腌一晚上。周六，我一早
起床去锅魁铺，花 4元买
了 4个白面锅魁；回家将
莴笋胡萝卜丝加调料拌

匀，香肠切片，夹进白面锅魁里；再将锅
魁放入塑料饭盒里装好，就出发。

天气很好，阳光明媚，空气暖暖的，
龙泉山漫山遍野的桃花已盛开。我们坐
在山顶茶铺里喝茶赏花。在阳光下，拿出
准备好的午餐，每人一个香肠锅魁、一个
素菜锅魁吃起来。香肠锅盔咸甜适宜、丰
腴香醇;素菜锅魁清香爽口、面香悠然，
还带有浓浓的炭火馨香。两个锅魁下肚，
再来一盒家里备好的水果沙拉，清淡营
养。没想到自带午餐如此美味，吃得老爸
面带微笑，两眼放光。仔细一算成本，这
顿饭很低廉呢！

白面锅魁可根据个人喜好，搭配不
同菜肴，因而呈现多样味道，犹如锅魁中
的千面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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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用药剂量问题，
我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讨论，
因为现在又有了一些新认
识，所以想结合本次疫情
的某些特点与自己的其
他案例再作些补充探讨。
尽管此次疫情还没结

束，但国内医学界对新冠
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病
因病理、演变过程、诊疗方
案及疗效等都已经
有了基本的了解。
现在对中医治疗的
权威评价是：中药
对于轻症和康复期
患者普遍显效，对
阻断轻症向重症、
危重症发展方面也
取得积极成效。
西医对这次新

冠肺炎疫情的特点
之一有一个共识，
可为代表性的是中
国工程院副院长王
辰院士的说法：“新
冠肺炎疫情有一个特点，
就是百分之八十五的患者
都是轻症（还有不少无症
状的，笔者注），这种轻症
甚至是可以自愈的，或只
需要给予一定的规范对症
的医疗照护，同时警惕其
发展为重症即可。”另外，
上海中医专家组组长吴银
根教授在随市人大调研时
表示：“以此次新冠肺炎患
者救治为例，中医药在其
中起到的更多是‘辅助性’

角色，其效果并不能百分
百被所有人接受”。张伯礼
院士说：“对于轻症的病人
中医疗效更好，也更简单，
就让中医治，腾出更多的
床位。重症的、危重症的让
西医治。”
现在所谓的轻型（现

行诊疗方案中对该型的定
义表述为“临床症状轻微，

仅表现为低热、轻
微乏力等，影像学
未见肺炎表现”）仅
仅相当于专长治疗
温疫的温病学说中
卫气营血辨证与伤
寒学说中六经辨证
中的卫分证与太阳
证，即表证，也即疾
病最轻浅的阶段。
这两个辨证方法在
学术与临床上的成
熟度都是学界早已
公认的。既如此，中
医怎么就只能治

疗表证阶段的轻
症与康复期的调理
善后，却不能显效
于表证之后病情渐
次演进不断加深的
其他阶段的重危之症呢？
上述关于此次疫情中

中医疗效的事实是中医固
有能力的本相吗？应该不
是的。我举几个并非孤案
的例子供大家了解。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庆

国和叶永安两位教授在各
自成功救治一例危重型患
者后的心得分别是:“重症
必须重剂 , 方可力挽狂
澜”；“救治危重症患者，有
时超常规之法能取得超常
规之效。如上述患者，为达
到温阳之效，常规使用
10－12克的附子，有时在
处方中用到 20－30 克，甚
至更多，方能将病人救
回”。湖北一中西医结合医

院的一位医师在其两同事
试喝了麻黄 30 克、桂枝
45 克的汤剂确认安全无
害后用于所治的 30 位患
者，其中有 4位重症，都在
使用了重剂麻黄等中药后
获愈出院。

这些成功例子虽然不
多，但已能够证明中医也

可显效于重危之
症。为什么会出现
这一整体不行但少
数能行的现象呢？
这由中医历来缺乏

量化标准以致学人难以普
遍把握的学术特性使然。

因此，既不能低估中
医固有的治疗水平，也不
应高估现在实际的整体能
力，我想这是我们应取的
冷静、客观的态度和认识。

治病疗效的关键主要
在于诊断与用药二个方
面。在这二者中，我认为后
者的能力在现在显得更为
主要。因为诊断和用量上
能力不足的缺陷尽管都可
以借鉴历史文献中的学术
和案例而在认识上有所弥
补，但用量问题单靠认识
而没有成熟的实践经验，
医生还是不敢下手的。
“治外感如将，治内伤

如相。”将者用霸道，相者
用王道，这是古今方家之
共识。
由于诸多原因所导致

的医生用药剂量明显薄弱
的问题其实早已存在，只
是因为现在的大多数医生
平时多以看慢性病为主，
以致剂量轻重在疗效中的
重要性体现得不明显了。
如果把疾病从正邪这

一大的角度作一分类，那
么就只有三类：正气虚损、
邪气独胜与邪正错杂。三
者在发病的进程上都有
缓急之分。缓慢者，给医
生治疗的时间就宽裕从
容，而急速者则必然急迫
紧张。凡邪正错杂之病，
在患者身上是邪正之间
的斗争关系，而在医生眼
里手中，除了干预方法的
有无歉丰外，就只在干预
力量与患者身上被干预力
量的彼此强弱，以及医生
对被干预对象可控可逆的
时间节点的把握能力。援
鄂医疗的一位北京专家
说 :“对于重症患者来说，
治疗时机非常重要。这个

时机要是错过了，用多大
的力气也挽救不回来
了。”我想他的这一体会
是正确和重要的。
概言之，对重危病的

疗效，除了识病正确措施
得当外，还取决于干预力
度与时点的恰当地兼备。
以前我一直强调一句话 :

在辨证用药都正确的前提
下，剂量的大小是疗效的
决定性因素。现在我想将
此观点改善为：理想的疗
效，取决于处理方法与开
药量的全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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